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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 ， 我又丢了一件东西 。 下午

把一些坏了的鞋子清理掉 ， 其中有一

双马丁靴 ， 鞋帮和鞋底之间的线绷断

了一截 ， 看得出还用胶水粘合过 ， 但

效果并不好。 我很久没穿过这双鞋了，

甚至已经忘了有这么一双鞋 。 我把它

归类到可以扔掉的鞋里面 。 很快 ， 四

五双鞋子放进方便袋 ， 满满当当一大

包 ， 被家里的阿姨拎到门外 。 这些鞋

子 ， 坏了很久了 ， 一直没舍得扔 ， 但

也没再穿 ， 是该清理出来扔掉了 。 然

而 ， 也不知是什么触发的 ， 我忽然想

起， 那双马丁靴的来历了。

我一向不喜欢正装 ， 哪怕在老家

办婚礼那天 ， 我也只勉强穿了一件灰

色休闲西装外衣 ， 一条蓝色破洞牛仔

裤 ， 一双卡其色马丁靴 。 这套行头 ，

是我在婚礼前两天匆匆忙忙买的 。 那

时候， 什么都是美好的， 人那么年轻，

太阳那么好 ， 天蓝得渗出水来 ， 生活

正待翻开新的一页 。 被我扔掉的那双

用胶水粘合过的马丁靴 ， 即是婚礼时

候穿的那双啊 。 后来坏了 ， 我觉得这

鞋子意义特殊 ， 才用胶水粘合的……

然而 ， 我下午见到它时 ， 竟全然没想

起这些。

我想 ， 兴许阿姨只是把鞋子放在

门外 ， 还没扔掉呢 ？ 我打开门 ， 四处

看看 。 什么都没有 。 阿姨应该是晚饭

后下楼把它扔进垃圾桶的 ， 这时候 ，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 ， 垃圾桶肯定已经

运走了 。 它曾经长久被我遗忘在阳台

鞋柜里 ， 现在 ， 又被遗弃在上海如山

的垃圾堆里了 。 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

瞬间击中我。

类似的失落感 ， 我自然并非头一

次感受到 。 我丢失过的东西 ， 还有很

多 。 比如手机 ， 前前后后 ， 怕是丢过

三四个吧 ？ 这么说 ， 我真算得上一个

丢三落四的人了 。 记得的就有三次 ，

有一次是单位门口 ， 上出租车的一瞬

间 ， 忽然感觉到手机没了 。 应该是被

人偷了 ， 可怎么被偷的 ， 无论如何也

想不明白 。 又一次 ， 是在重庆 ， 手机

丢后 ， 第二天我还得去和朋友碰面 ，

只能找另一朋友随时跟着我 。 还有一

次是在昆明 ， 丢了手机后 ， 我从饭店

找到咖啡馆 ， 手机没找到 ， 还失去了

一个朋友 ， 又结识了一个朋友……手

机丢失 ， 只有一次找回来了 ， 是在小

区里 ， 下出租车后 ， 回到家里 ， 发现

手机掉在车上了 。 用家里阿姨的手机

打过去 ， 一个女人接了 ， 说在楼下出

租车里等着我呢 。 我赶紧跑下去拿 ，

女人从后座将手机递给我 ， 说你再不

打电话过来 ， 我上班就要迟到了 ！ 此

时， 她的抱怨， 也是美好的。

失而复得 ， 实在少之又少 。 大多

数丢失的东西， 只能在记忆里觅寻。

比如 ， 沉沉一易拉罐硬币 。 那是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积攒的， 一分、

两分和五分 ， 还有几个一角的 ， 再后

来 ， 有了一块的 ， 其中最多的是五分

的 。 我常常将那些硬币倒出来 ， 孔乙

己似的将它们排在桌面 ， 一个个看上

面的年份 ， 有好几个五分的是一九五

几年的 。 那时常有人传说 ， 一九五几

年的硬币非常值钱 。 村里来过一个货

郎 ， 给人锻造戒指 ， 指明只要一九五

几年的两分硬币， 别的都打不成戒指。

两分的尚且如此金贵 ， 更何况五分的

呢？ 我隐隐揣着一个珠光宝气的希望，

积攒着 、 珍藏着这些硬币 。 后来 ， 我

渐渐明白 ， 要靠这一罐硬币一夜暴富

不过是无稽之谈 ， 可我还是执拗地积

攒着硬币 ， 尤其是碰到那种年代久远

的 ， 一定会塞进易拉罐里 ， 将那些年

代新近的替换出来 。 等我读大学时 ，

罐子沉甸甸的 ， 拿在手里 ， 真如价值

千金似的 。 一次又一次点数 ， 我对那

些年代久远的硬币已然亲近如同亲人，

灯光下它们泛着淡淡的光 ， 不知见证

过多少人拮据的手指头 ， 也曾寄托过

我对未来可笑的愿望 。 然而 ， 某个假

期我回到家 ， 再次找这罐钱时 ， 爸妈

说 ， 他们看着这些硬币不好用 ， 拿到

银行去兑换成纸币了。

还有一件丢失的东西和父母有关。

上初中后 ， 妈把我小学时候的所有书

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 这些书里面 ， 语

文课本是我最为珍惜的 。 我还记得好

多篇语文课文 ： 春天来了 ， 小草发芽

了 ， 小小竹排江中流 ， 金斧头银斧头

掉河里 ， 黄河里的铜牛升上来 ， 西门

豹将巫师扔进河里 ， 来到一座滨海小

城 ， 小狮子艾尔莎奔跑着 ， 世界上星

光灿烂 ， 张衡哪里数得过来 ？ ……我

记得文字 ， 也记得画面 ， 还记得背诵

这些课文时 ， 坐在屋顶看到的那么多

落日 。 落日一日一日一去不返 ， 那些

课本也都化作纸浆了吧？

更多的丢失， 却是赖不得任何人，

只和我自己有关的。

比如满满一铅笔盒人牌 。 所谓

“人牌 ”， 是厚纸片上印了动画片或影

视剧的剧照 ， 葫芦娃 、 封神榜 、 西游

记等等 。 我小学时候有过短暂的赌徒

生涯 ， 喜欢打牌 ， 喜欢游戏 ， 为了赢

得这些人牌 ， 我的右手在水泥窗台上

拍得又红又肿 。 最终 ， 一张一张攒起

来的人牌足有满满一大铅笔盒 。 再比

如 ， 满满一木盒小图书 ， 有水浒传 、

三国演义、 杨家将、 岳家军、 螳螂拳、

隋唐演义 、 燕子李三 ， 都是我用废弃

作业本到村里收破烂的同学家换来的，

一本一本整整齐齐地装在一只木盒子

里 ， 读大学了 ， 我有时候回家还会拿

出来看一看 。 渐渐的 ， 也不知道哪一

天 ， 人牌也好 ， 小图书也罢 ， 都被我

遗忘了 ， 等我想起它们时 ， 再也找寻

不着了。

还有很多 ， 很多 。 比如一本厚厚

的英语笔记本 ， 那是我整个高中阶段

记下的 。 隔壁村有位高中生来家里 ，

说要补习英语 ， 我一时冲动就将笔记

本给他了 。 后来想起 ， 虽说那笔记本

于我再也没用 ， 但毕竟有三年的时光

在里面 ， 多少有些后悔 。 再比如一件

米白色夹克 。 那是初中时候买的 ， 初

中毕业时拍下的几张照片里 ， 我都穿

着它 。 到高中后 ， 我仍经常穿 ， 某次

上课 ， 我大概是在想一题数学怎么解

吧 ？ 两手交叉抱着 ， 搁在桌上 ， 右手

捏着钢笔 ， 笔尖儿扎在夹克的左边袖

子上 。 不知不觉 ， 一团蓝色的墨迹洇

开来了 。 当天中午到外婆家吃饭 ， 刚

好爸妈也到外婆家 ， 我们坐了藤编的

小板凳在太阳底下聊天 ， 妈说 ， 你袖

子上那一团是什么 ？ 伸手拂了两次 ，

都没拂落 ， 细看了才知是墨迹 。 我以

为妈会说我， 但她什么都没说。

我到上海读大学了 ， 仍然经常穿

这件夹克 。 读研究生时 ， 又一个冬天

到了 ， 我要找它出来穿 ， 忽然发现找

不到了 。 它是什么时候丢失的 ？ 是我

从复旦南区搬到北区时弄丢的吗 ？ 怎

么可能弄丢呢 ？ 我明明记得 ， 我把它

装进箱子了的。

现在 ， 我想起那只花箱子来了 。

那是我妈的嫁妆 。 它的年纪 ， 至少比

我长两三岁。 它来自施甸县内的工厂，

来到集市上 ， 被买回去 ， 充作嫁妆中

的重要物件 。 通体紫红 ， 在紫红上有

着白色碎花 。 这样的款式 ， 在那个年

代是很流行的吧 ？ 它从外婆家所在的

永平村 ， 行了十多公里路 ， 来到奶奶

家所在的汉村 。 从此在汉村的一间屋

子里 ， 一待就是二十来年 。 这二十来

年里 ， 我和它是那么熟悉 。 它始终放

在里屋柜子上面 ， 塞满我们一家四口

的衣服 ， 塞得太多了 ， 以致它从来都

是打开的状态 。 在箱盖的里层 ， 还有

一个小袋子 ， 里面常会放些零钱 ， 一

角两角五角 ， 我好多次把手伸进小袋

子里……二十来年倏忽而逝 ， 这只历

史悠久的花箱子 ， 被从里屋请出来 ，

被腾空了衣裳 ， 装满我的衣裳和书本

等 。 箱子合拢后 ， 用湿抹布擦一遍 ，

紫红底上的白碎花 ， 又一次闪烁出即

将远行的光芒 。 拎在手里 ， 很踏实的

样子 。 只是 ， 这次花箱子面临的旅程

不是十多公里， 而是三千多公里。

家里决定让阿爸送我到上海 ， 我

们拎着花箱子出门了。 刚到昆明不久，

我们就发现事情不对了 。 花箱子太重

了 ， 拎着走几步是没问题的 ， 但拎着

它下车 ， 拎着它在路上走 ， 拎着它去

买火车票 ， 拎着它去赶火车 ， 是多么

不可思议的事 。 再看别人 ， 他们手上

的箱子是有轮子的 ， 不用拎着 ， 只用

拉住拉杆 ， 那箱子便如一只驯顺的小

狗 ， 乖乖地跟上了 。 我们的花箱子 ，

没有轮子 ， 只有扎扎实实的几十斤分

量 。 阿爸拎一段 ， 我拎一段 ， 阿爸再

拎一段。 我再要拿过来， 阿爸不让了，

他把花箱子扛在肩头 ， 恍若扛着一垛

沉重的鲜花 ， 我们往昆明火车站一路

飞奔。

三天两夜后 ， 夜色迷茫 ， 我紧跟

着阿爸 ， 阿爸扛着花箱子走出上海火

车站。

再后来 ， 这只箱子跟着我在复旦

待了好几年 。 在复旦 ， 我从本部搬到

南区 ， 再从南区搬到北区 ， 在北区内

部还搬了一次 。 这只花箱子 ， 是什么

时候被我弄丢的 ？ 是被我不小心弄丢

的 ， 还是 ， 刻意弄丢的 ？ 那么大一只

箱子 ， 肯定不可能是不小心弄丢的 。

那么是什么时候 ， 我决定丢掉它的 ？

眼前出现一个凌乱的画面 ， 那是即将

搬空的寝室 ， 花箱子躺在地上 ， 敞开

着 ， 肚子里空空如也 ， 一副无话可说

的样子 。 或许 ， 这就是我要遗弃它的

时候了吧。

想起小时候看电视剧 《红楼梦 》，

最后一集 ， 宝玉从狱神庙出来后 ， 醉

金刚倪二跟狱卒讨回玻璃绣球灯还给

宝玉 。 这灯原是黛玉的 ， 那夜宝玉去

探望黛玉 ， 走的时候下雨 ， 黛玉顺手

拿来给宝玉照亮 。 如今 ， 黛玉已死 ，

贾家烈火烹油 、 鲜花着锦的生活亦已

烟消云散 ， 宝玉孑然一身 ， 只剩这一

盏小小的灯照亮前路 。 不远处一艘船

驶过 ， 船妓敷衍完男人后 ， 出船对月

祝祷 ， 看到岸上提着玻璃绣球灯的宝

玉 ， 即刻认出来了 。 宝玉也很快认出

船上的是湘云 ， 猛往河里跑 ， 两人执

手相看泪眼 。 转眼间 ， 湘云又被船上

的人拖走 ， 宝玉拎着灯 ， 一路追去 。

几个官差撞上宝玉 ， 蛮横地将玻璃绣

球灯打破了， 只给他遗落一地碎片。

许多年过去了 ， 我仍然记得这一

《红楼梦》 原著中没有的情节。 物犹如

此 ， 人何以堪 ？ 那么多人 ， 被宝玉丢

失了， 或者， 是宝玉被他们丢失了。

许多年过去了 ， 我究竟丢失了多

少东西 ？ 实在难以计数 。 还有一件黑

色皮夹克 ， 一只棕色毛绒熊 ， 一辆电

动车 ， 几辆单车 ， 许多本书……大多

忘却了 ， 这些少数记得的 ， 时不时地

默默回到眼前 ， 让我徒然叹惋 。 比起

拥有它们 ， 失去它们 ， 似乎让我更深

地知道它们的存在 。 它们丢失时 ， 是

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的 ， 即便是被

我刻意丢失 ， 它们也不会有一丝抗

拒 ， 不会有一句怨尤 。 它们沉默着 ，

就此消失了 ， 或许在哪处人间和别的

人在一起 ； 或许在某处黑夜一般深广

的垃圾填埋场 ， 发霉 ， 发臭 ， 面目全

非 ； 或许早已魂飞魄散 ， 正如终有一

日的我。

2020 年 11 月 16 日 2:59:21

云边路

10
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吴东昆 钱雨彤 ｗｈｂｈｂ@whb.cn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四笔会

辛丑深秋黔西南写生纪事
范 扬

辛丑深秋， 我作为主讲导师与 《中

国美术报》 学员赴贵州写生。 程瑞鑫带

队， 学员二十余， 随行有山东电视台马

成等二人， 助教杨军等， 我、 金玲、 范

立一家三口， 自家队伍三十余人。 加上

贵州 “墨池” 摄影组随队， 一行共约四

十人， 兵强马壮， 准备齐整。 一路边画

边游， 教学一体， 师生融洽。

10 月 16 日， 我们一家三人与杨军

由北京飞贵阳， 瑞鑫来接机。 当晚， 与

当地的画家方坤、 陈争及朋友们一聚，

老友新朋， 相聚甚欢。 席间， 谈到贵州

风物， 刺梨贵茶， 苗绣苗药， 长了见识。

17 日上午 ， 我在贵州省文史馆

“山骨讲堂” 作了一个讲座， 题为 “山

水画写生之我见”。 讲座播放了山东电

视台所摄我今年 5 月在皖南写生的影像

教学片 。 一路我作旁白解说 ， 影像互

动， 图文对应， 真实生动， 现场效果挺

好。 讲座上有学员提问， 我随机应答，

气氛活泼， 赢得一片掌声。

中午， 地方主人请我们品尝了酸汤

鱼。 此汤乃番茄加醋熬成， 鱼是鲇鱼、

黄辣丁之类， 味道鲜美。 又加鱼腥草、

薄荷叶， 入汤佐酒， 很有特色。 我们人

多， 一共摆了四桌。

下午， 写生团全体人员驱车往六盘

水市。 方坤先生原本任六盘水市文联主

席、 美协主席， 引导我们前行。 有方兄

在， 到地头大可放心。

到得六盘水， 天色已晚。

六盘水是由六枝、 盘州、 水城三个

城镇合并组成， 是为大三线特区。 方坤

说， 当年全国之科技人才、 大学生、 工

人及重装设备云集六盘水， 尤其东北工

业基地之迁来， 不容易。 一代人艰苦奋

斗， 卓绝奉献， 开拓建设了这个最早的

特区城市 。 当晚 ， 到 “青田羊肉火锅

店” 用餐， 本地黑山羊， 味道不错。

18 日上午 ， 到月照乡写生 。 月照

乡山头峻厚， 奇峰突兀。 有神雕峰， 山

形如座山雕昂首挺胸， 双翅舒展， 气宇

轩昂， 神采飞扬！ 实乃鬼斧神工、 神雕

天成是也 。 我画了一件写生 ， 边画边

讲， 以作示范。

下午到了独山村 ， 此处有崇山峻

岭， 茂林绿蕉； 更有十里画壁， 翠色如

屏。 远远望去， 山路盘旋， 蜿蜒如龙。

我对景挥毫， 画了一件大麻纸， 宽 200

厘米 ， 高 50 厘米 ， 画了三个半小时 ，

气势颇壮阔。

画成， 恰有独山村村民赶牛回村 ，

我当即画了下来 。 人背竹篓 ， 牛身赭

黄， 煞是好看。 人们说 “贵州黄牛胜和

牛”， 说其肉嫩鲜美， 胜过日本和牛哉。

晚上 ， 到古镇水城里 “天下第一

锅” 吃烙锅。 有意思的是， 一般铁锅是

凹锅， 水城的烙锅却是中间凸起的。 牛

肉羊肉、 土豆洋葱贴饼子似的贴在凸锅

上， 浇上自家榨的菜籽油， 边烙边吃，

油爆吱吱， 香气四溢， 食客挥舞铲刀倒

腾肉菜， 比吃韩式烧烤来劲儿。 当地朋

友豪情请客， 朋友来了有好酒， 客人到

了尝烙锅。

19 日上午又到月照乡独山村写生。

时雾笼山乡， 峰峦起伏， 水流绕山， 村

屋青葱 。 我用淡墨轻岚小青绿设色为

之， 画出点意思， 款题 “月照独山水自

流”， 挺抒情的。

中午去吃农家饭， 鸡蛋金黄， 腊肉

深红 ， 野菜碧绿 ， 刺梨酒香 ， 好吃好

吃。 酒后又画 《月照山头， 雨淋画壁》

一件， 用浅绛法， 墨色淋漓障犹湿， 笔

法痛快气已吞。

方坤兄极力推荐去画附近的阿勒河

谷， 车到地头， 果然是好去处。 高山流

水， 林壑幽深， 恰如巨然之画活化， 范

宽溪山之再现 。 我从流泉水口开始画

起。 河谷由近及远， 水流有声； 山岗自

低到顶， 绝壁千仞。 山水大佳， 我画亦

大佳也。

画成， 回首又见桥畔坡岸上， 有高

压铁塔林立丛生， 映照在蓝天绿野下，

大有趣味。 我迅捷提笔， 挥毫自在， 作

小画一帧， 题名 “阿勒河谷新农村”。

20 日 ， 写生团移师牂牁景区 。 此

地， 司马迁 《史记》 有载： “夜郎者，

临牂牁江 ， 江广百余步 ， 足可行船 。”

牂牁古国大约与春秋战国同期。 入汉，

夜郎国取而代之。 《史记·西南夷列传》

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 ‘汉孰与我

大？’ 及夜郎侯亦然。 以道不通故， 各

自以为一州主， 不知汉广大。” “夜郎

自大” 的成语出乎此地， 流传 2000 年，

有意思。

中午抵达景区。 吃团餐， 尝极腥之

鱼， 嚼蜡切鸭， 皆不堪入口哉。 午觉一

小时后到牂牁江边写生， 风景极佳。 摆

开摊子， 陈列画具， 悉心描绘， 画 “牂

牁江畔” 横式手卷一件。 画面上烟云四

起， 江流水涌， 山色葱翠如洗， 屋宇鳞

次栉比 。 我画了三个多小时 ， 画得不

错， 满心欢喜。 刚刚画毕， 雾雨来袭，

而我画已成矣。

晚上， 有六枝的美协主席龙兴江请

客 ， 其同学有个便利店即在 300 米开

外。 店堂宽大， 摆了两个圆桌， 便可餐

饮。 上了酸汤鱼， 花鲢红汤， 黑羊肉。

鱼与羊是为 “鲜” 字也。 我们两桌十余

人， 酒酣畅饮， 痛快痛快。

饭后， 方坤、 张道刚等回贵阳， 大

家就此别过， 互道珍重。 张道刚先生与

名人张道藩同族同辈， 这一路为我们同

行导览， 相聚甚洽， 与我作诗唱和， 颇

为投缘。

21 日 ， 龙兴江秘书长带领我们驱

车两小时到了岩脚镇。

岩脚镇， 顾名思义， 镇子紧靠山岩

脚下。 岩脚镇在茶马古道上曾是个大驿

站， 是滇黔盐道枢纽。 直到近现代时，

还是商贸往来集散地。 镇上现存有唐家

马店建筑群遗址。 热闹时曾有客馆数十

间， 马厩数十间， 可容客商百余人， 占

地十余亩， 此乃大店哉。 隔壁是二进谢

家茶馆， 喝茶听戏， 娱乐休闲之场所也。

镇子有古碉楼一座， 踞坐河边， 俯瞰全

镇， 颇可入画。 我把碉楼画了下来， 河

岸垂柳入水， 丛树背后有民居。 我共画

了两件写生， 一繁一简， 各臻其妙。

下午 1点， 入岩脚镇街， 煮石磨面，

吃烤肉饼， 逛石板街。 看小商贩沿街设

摊， 所售之物品大多自制， 颇为简陋。

稍后回到牂牁镇。 在景区停车场边

的二楼凉台上又画了一件江景山城。 用

笔随意而活泼， 率意为之是也。

入住宿舍后 ， 天色渐晚 ， 我又画

50 厘米水墨方卡纸一件， 笔墨颇顺畅。

此刻， 牂牁江风平水静。 我也正好 “黑

团团里墨团团”， 纯用水墨画出了牂牁

江畔 “黑墨团里天地宽” 的感受。

22 日 ， 晨起早餐后 ， 在杨军房间

里画窗外牂牁江横式小手卷一件。 后又

到八角阳台上画一件江边即景， 画上灰

瓦嫩黄房子， 还有嫣红姹紫三角梅。

户外风大， 我把大棉被披挂在栏杆

上， 像晒被子般挂起挡风， 顿时好了许

多。 山区写生， 特别要注意避寒防湿。

前一晚画方卡时， 金玲在侧理纸， 几近

完成时， 江风忽来， 寒气袭人， 金玲受

了风， 顿觉不适哉。 身体要紧， 要处处

当心。

中饭一顿团餐， 吃得不错， 有面食

做得像大蘑菇， 倒也逼真。 饭后， 大部

队开拔， 赶路往兴义市万峰林景区， 车

程约五个小时。

车行半山， 途经观景台， 这里是我

多次路过想作画的地方。 天气不错， 于

是停车作画。 登高远眺牂牁江， 大场景

气象不凡。 江天一览， 天水共色， 群峰

逶迤， 山色晴朗， 确是云上牂牁， 人间

奇境。 我画了一个小时， 收获一件不错

的作品。

队伍大车前行， 直开万峰林。 我们

小车沿途经过黄果树。 俗话说： 走过路

过， 不要错过。 于是， 我们顺道去看了

黄果树大瀑布。 我们一家三口加上程瑞

鑫同行。 到了景区， 乘 300 米长扶手电

梯直下， 梯上已闻风水声， 空中自有雾

气腾。

国庆长假刚过， 景点人少气清。 到

得现场， 但见飞流直下三百尺， 直面瀑

布挂前川。 贵州第一景， 果然好去处。

悔不曾带了画具， 故只能目识心记， 悉

心体会， 放旷胸怀， 望景得气。 于是拍

照打卡， 到此一游， 留以为忆。

景区出来， 找了一家饭庄， 又吃酸

汤鱼， 红烧鸡块， 野菜炒蛋。 新鲜花鲢，

鱼有五斤重， 鸡则是跑山鸡， 皆是瑞鑫

去厨房探班选取。 瑞鑫又去门口小店买

了一瓶茅台王子酒， 就菜下酒。

晚上 11 点半， 小车到达预约之民

宿 “悦栖里”， 入住二楼， 房间挺干净，

室内装饰具日本风， 简洁实用， 有泡澡

圆池大浴缸。 一路劳顿， 便放了热汤泡

澡， 洗洗睡也。

23 日 ， 上午到南龙布依古寨 。 这

是个真正布依族聚居的古寨， 有说是千

年寨子， 又有说 600 年前明初的寨子 ，

现存的干栏式老屋木楼亦有 300 年的历

史了 。 寨子里古树盘根错节 ， 奇形怪

状 ， 恐怕真有 600 岁 、 800 岁树龄也 。

树名黄葛树， 与黄果树同音， 是桑科、

大叶榕属。

我先是画了寨门， 看得寨子依山而

建， 居高临下。 寨子前有摩托车开过，

我亦画了下来， 一是增加动感， 二是农

民出山进山用上摩托车了， 也方便， 也

进步了。

画完寨门， 移步换景， 转身画山坡

下民居 。 大木屋边有芭蕉林 ， 很是入

画 。 接天蕉叶无穷碧 ， 绿荫深处有人

家。 我放笔直取， 须臾， 白描稿成。 助

手杨军大呼停笔留趣， 班长友迪说还当

加颜色， 随类赋彩。 围观同学们也各有

议论说辞。 于是， 吾从众， 润之以色，

画完了， 确也画出了氛围， 效果大佳。

彼时木屋主人查姓老汉来了， 说是

祖上应为浙江查姓， 明初随军到此屯田

扎根。 现有兄弟七八个， 皆住此处。 我

拿了画儿与其合影， 画面身后即是他查

家老屋也。

时至中午， 上山入寨， 上了木楼，

吃布依农家饭， 有五彩米饭， 有甘蔗土

烧， 吃鸡块， 嚼腊肉， 大快朵颐。 酒足

饭饱， 杯盘狼藉。 一时我也画兴大发，

收拾了吃饭桌子， 就地取景， 画将开来。

其时， 有村民牵驴牵马走过， 我就

把它画了下来， 山路尽头有公鸡母鸡相

逐， 我也画了下来。 路边晒着三四十个

大南瓜， 也入了我的画面。 木屋瓦顶、

干栏樑柱、 老树磴道， 眼前种种， 入我

笔下， 成了图画。

此山古人开， 此树古人栽， 此地真

是画家写生的好去处。 进寨时候， 听说

正有乡村干部在商量如何开发古寨。 我

想， 可千万不能乱搞， 千万要保留原汁

原味， 原样原貌原生态才有看头。

写生团全天在寨子里画画， 我又画

了一件白描， 画了老树白干， 还有老屋

丛树。

画累了， 放松歇歇， 驱车回程。 傍

晚回到民宿 “悦栖里”， 与主人钱老板

聊天。 小伙子叫钱海成， 哈尔滨人， 日

本留学， 学的是土木工程。 海归后到此

一游 ， 看山色如黛 ， 油菜花黄 ， 动了

心 ， 留了意 。 于是自行谋划 ， 买屋改

楼， 占得了这一方风水。 其取名 “悦栖

里”， 我想大概是 “我喜欢这里， 我就

住在这里吧”。

我们谈得来， 于是拎了酒， 找了家

相熟的牛肉干锅店， 共进晚餐。 钱总入

店， 大声直呼：“老板娘， 切几盘牛肉上

锅， 炒几个鸡子儿来！” 席间喝了三种

酒 ： 司机大李之无标茅台镇 ， 钱总弟

弟经营之茅台镇， 另还有外国 “奔富”

红酒一瓶 。 瑞鑫能喝 ， 钱总豪爽 ， 范

立跟进 ， 范扬 、 金玲小酌 ， 司机李师

傅和美协秘书长杨文军要开车 ， 不喝

酒 。 一会儿又上了扬州炒饭 ， 香喷喷

一大盘 ， 分而食之 ， 味道还挺正宗 。

听说这小镇上有扬州炒饭一条街 ， 大

约是适应旅游人群口味 ， 供需相向 ，

自然成就的吧。

24 日 ， 晨起自 7 点至 9 点 ， 画窗

外万峰林。 景色极佳， 心情大好， 我画

得顺手顺意。

9 点后 ， 点评学生作业 。 学员用

功， 一路写生， 画出了不少好画， 不虚

此行。

此番黔西南之行， 教学相长， 我看

了也开心， 独乐亦众乐， 其乐也融融。

我共画了二十件写生， 范立、 金玲也各

有十件作业， 收获满满。

下午 2点中联航 5256航班， 兴义飞

大兴机场， 三小时后安全抵达。 同行者

范扬、 金玲、 范立、 杨军及马成二位。

司机文豪接机， 回到中海紫金苑家中。

此行圆满， 我心欢喜。

2021 年 10 月 26 日


